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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说台湾经济：人均GDP超三万美元，为什么薪资涨幅跟不上？

虽然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提升不少，但近年吸收就业人口的，主要还是附加价值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。

2021年终专题 台湾 深度

李易安等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2849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gdp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1764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1033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797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694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693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channel/2021-year-end-articles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channel/taiwan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channel/feature/


某个周三傍晚，台北市区一座中高级旅馆大厅里，顾客在餐厅前排起了十多公尺的人龙；餐厅依人头计

费，平日晚间的牌告价格加上服务费，一个人要价2,200台币（约620港币、500人民币），生意却依然兴

隆。

自从去年九月疫情趋缓、餐厅开放内用（堂食）以来，不少台湾人都能感觉到，中高档次的餐厅经常处于

客满状态，甚至比疫情前还要热络；根据台湾经济部统计，2021年11月台湾餐饮业营业额达662亿元，创

下历年同月新高，同比增达2.5%。


人潮络绎的不只是高级餐厅：年底各百货商场进入周年庆档期之后，便纷纷传出销售捷报：新竹科学园区

附近的购物中心，业绩比去年成长了3.8%，超出预期，停车场每逢假日一位难求。


2021年最后一个上班日，长荣海运则传出今年平均发放40个月年终奖金，令不少员工望着帐户数字不敢

置信；一名近期从中国大陆回台设厂的台商告诉端传媒，台北近郊的仓库空间租金，2021年间已经涨了一

倍，除了因为需求高涨，也是因为房地产热络，许多都会区内的厂房仓储空间都在等待拆除都更，导致供

给锐减。

这种经济回温的“荣景”，也能从股市表现略窥一二。


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台股盘中最高来到18,291点，创下历史最高记录；若和今年初相比，台股今年

一共上涨了约23.6%，表现优于国际间其他主要股市；若以台股市值计，台股投资人2021年平均每人帐面

获利约96万台币。

https://www.moea.gov.tw/Mns/dos/bulletin/Bulletin.aspx?kind=8&html=1&menu_id=6727&bull_id=9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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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以“维持超过万点的连续天数”来看，那么台股指数从2020年4月8日迄今，则已连续近450个交易日超

过万点，是史上最久记录；第二、第三长的记录，则分别落在2017至2020年期间；而再上一次出现这么

长时间的万点记录，则是在1989至1990年间──也就是超过三十年前。


根据最新预测，台湾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会超过6%，若扣除因为金融海啸、而出现“低基期效应”的

2010年，已是14年来最高。


眼下的台湾经济，对于四十岁以上的青壮年而言，或许似曾相似，因为他们曾在 1990 年代见识过“台湾经

济奇迹”的余波；但对于三十岁以下、早已习惯经济类新闻以“近年经济不景气”作为发语词的台湾人来说，

却可能是前所未见的荣景。



人均GDP超越三万美元，有哪些意义? 


在经济回温的荣景下，一个更引人注意的消息是，台湾的人均名目GDP，也预计会于2021年正式跨过三万

美元这个门槛。但对于台湾人来说，跨越这个门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

有些新闻媒体指出，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之后，便意味着台湾正式“达标已开发国家”。然而对于这个说

法，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吴聪敏提醒，经济学界并没有“已开发国家”的精确定义，而且世界银行早在1997

年，就已经将台湾列为“先进经济体”（advanced economies）。


如果同时考量“人口量体”和“人均GDP”，那么“人口两千万以上、而且人均GDP达30,000美元以上”的经

济体，世界上目前只有11个──而台湾，就是第11个挤进这个“俱乐部”的经济体，而且台湾今年甫进榜，便

直接超越了西班牙，排进人均第十名。



若将“人口门槛”改为“GDP总量”，结果也相去不远：“GDP总量多于5,000亿美元、而且人均GDP高于

30,000美元”的经济体，世界上目前有15个（多了荷兰、比利时、瑞典和瑞士），而台湾的经济总量在其

中排行第13。


不论使用哪个门槛，这些排行基本上都能反映一件事：若以人均GDP、经济量体综合来看，台湾确实位处

“发达经济体”的行列，也不再是很多台湾人惯常自认的“经济小国”。


然而吴聪敏亦提醒，换算成美元的名目GDP其实“意义不大”，因为只要汇率大幅升贬，GDP数值也会跟着

波动。以台币为例，2017年初，一美元兑台币约32.2元；到了2021年底，台币汇率则来到了27.6元左

右，五年来升值了约14%，几乎创下25年来的新高。


“比较好的衡量方法，其实是看拿到所得之后，究竟可以换到多少东西，所以GDP计算才会发展出所谓的

PPP（Purchasing Power Parity，购买力平价）。”吴聪敏指，若根据PPP计算，台湾的人均GDP其实已

经将近60,000美元，不仅接近荷兰的水平，也高出台湾的名目GDP非常多。


吴聪敏进一步指出，和汇率息息相关的物价，也是台湾PPP数据如此高的原因之一。


他打了个比方：在日本工作的平均收入，虽然比台湾高，但出去吃一顿饭、每天的交通费，再加上房屋租

金，这些生活成本都也比台湾高，两相权衡之后，只要不出国，台湾人的收入实际能换到的东西，其实并

没有比日本少──而PPP衡量的就是这个概念。




若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“购买力平价国际比较计画”，台湾的PPP汇率为15.73，意味平均而言，在美国

用1美元买到的商品或服务，整体而言在台湾只需要15.73台币即可买到，而不需要花到名目汇率（一美元

兑30台币左右）这么多。


循此，世界银行在计算“购买力平价的GDP”时，便会使用15.73这个汇率去计算，借此更精准衡量台湾人

的收入，在本地可以换到的物品和生活水准。换言之，由于购买力的比较，是以美国作为比较对象，因此

“名目GDP”比“购买力平价GDP”高的国家，通常便意味着整体物价水准比美国高；反之，则比美国低。


若以PPP计算，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，台湾的人均GDP排行，在世界上人口多于两千万的所有经

济体里，甚至高居第二，仅次于美国。

https://www.imf.org/en/Publications/WEO/weo-database/2021/April/weo-report?c=512,914,612,614,311,213,911,314,193,122,912,313,419,513,316,913,124,339,638,514,218,963,616,223,516,918,748,618,624,522,622,156,626,628,228,924,233,632,636,634,238,662,960,423,935,128,611,321,243,248,469,253,642,643,939,734,644,819,172,132,646,648,915,134,652,174,328,258,656,654,336,263,268,532,944,176,534,536,429,433,178,436,136,343,158,439,916,664,826,542,967,443,917,544,941,446,666,668,672,946,137,546,674,676,548,556,678,181,867,682,684,273,868,921,948,943,686,688,518,728,836,558,138,196,278,692,694,962,142,449,564,565,283,853,288,293,566,964,182,359,453,968,922,714,862,135,716,456,722,942,718,724,576,936,961,813,726,199,733,184,524,361,362,364,732,366,144,146,463,528,923,738,578,537,742,866,369,744,186,925,869,746,926,466,112,111,298,927,846,299,582,487,474,754,698,&s=PPPPC,&sy=2020&ey=2021&ssm=0&scsm=1&scc=0&ssd=1&ssc=0&sic=0&sort=country&ds=.&br=1


不过若看PPP细项，会发现台湾人在市场购买食物并没有比较便宜，奶蛋类甚至比美国更为昂贵（PPP为

36.276，高于名目的台币汇率，代表在台湾要花36块台币，才能买到在美国1美元的奶蛋类产品）；但在

房租水电、餐厅旅馆、教育和医疗支出这几个项目上，台湾却又特别便宜，PPP分别仅13.366、

13.353、9.763和7.903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水电、教育、医疗支出，在台湾确实都是受政府高度补贴的项目；此外，PPP仅考虑房租

支出，并没有计算购屋的房价，未必贴近台湾高房屋自有率的文化，而在房价高企的台湾，也可能低估了

台湾人的生活支出。

当然，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，台湾名目GDP的成长，并非没有意义。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便提

醒，如果汇率是市场决定的结果，那么台币汇率升值、导致台湾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变贵，而海外市场

仍愿意接受的话，其实也代表台湾商品的价值提升，因为那表示“外国人愿意用更高的价格，购买台湾的商

品”。

2021年9月21日淡海新市镇 一个大型新楼盘前 一对情侣在骑马 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

2021年9月21日淡海新市镇， 个大型新楼盘前， 对情侣在骑马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关于台湾的GDP数据，坊间存在哪些迷思？ 


不过关于台湾的GDP数据，坊间一直存在不少迷思与争议。 


比方说，有些人认为，台湾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“炒房”炒出来的“假象”。事实上，会被计入GDP的，只

有新成屋的第一次交易、以及租屋者缴给房东的房租；至于房地产的二手交易、或是炒房带来的资本利

得，其实是不会计入GDP的（不过如果转售过程中，有房屋仲介的参与，那么房仲的服务费，也会作为房

仲提供的附加价值，而被计入GDP之中）。

此外，由于台商在国外接单、在中国大陆生产的“三角贸易”活动非常兴盛，有些人也会质疑：台湾政府在

计算台湾GDP时，是否也把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总额计入，因而有灌水之嫌呢？

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说法，三角贸易中在海外制造的产值，并不会计入台湾的GDP之中，只会计入三角贸

易的净收入。

举例来说，假设台湾厂商接到了美国公司价值100元的订单，以加工费45元委托中国大陆的厂商（可以是

大陆公司、也可以是台资公司）制造，并向澳洲购买50元的原料给制造商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100元会

被列为“商品输出”、50元列为“商品输入”、45元则列为“服务输入”，只有输出、输入两相抵消之后的“净

出口”（仅5元）会被计入台湾GDP，代表台湾厂商所带来的“附加价值”。主计总处亦澄清，近10年这类三

角贸易的净收入，其实只占GDP的3.5至4.4％左右，并不是台湾GDP的主要来源。

有些人也认为，台湾GDP之所以表现不错，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持续增加，反映了台湾制造业出

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。

从贸易数据来看，中国大陆（数据包含香港）确实就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：从2011年至2019年间，台

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例，一直都维持在40%左右，甚至在2020年突然升到44%左

右。相较之下，台湾的第二大出口市场──美国，过去十年里只占台湾整体出口额的10至14%。



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台湾出口至中国大陆的成长，很大一部分其实来自“电子零组件”（也就是芯片）的出

口成长，这种产品属于经济学界称的“中间财”、不是终端消费品，必须经过加工、做成电子消费产品之

后，才会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。

因此，台湾这两年的经济腾飞、以及对大陆的出口成长，主因还是因为疫情期间，世界各地对电脑、以及

远端工作的科技产品需求非常强劲，连带推升了“位于中国大陆的厂商”对台湾芯片的需求──换言之，真正

的关键，还是国际市场整体的终端需求，而非只是中国市场的需求。

这些现象，也能从台湾的出口数据获得佐证。 




2020年台湾对中国大陆（含香港）的出口之中，有55.4%就是“电子零组件”，这个数据，比十年前增加了

23.7％，而电子零组件出口的实际金额，也暴增了110%；相较之下，其他出口品项十年来的增幅，是远

低于「电子零组件」的。

如果我们再观察“年增率”，也能发现：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的“电子零组件”总数，是在2020年开始重新陡

升的，比2019年成长了24.4%；而台湾今年1至11月对中国大陆出口电子零组件，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

24.5%──这个时间点，或许便和北京近年遭美国制裁、芯片技术环节被掐住咽喉有关。

台湾人均GDP三万美元，和民众感受存在落差？ 


然而不少台湾人在听到“人均三万美元” “经济成长6%”这些陈述时 也会抱怨和自己的经验存在落差 从



然而不少台湾人在听到 人均三万美元 、 经济成长6% 这些陈述时，也会抱怨和自己的经验存在落差。从

薪资的数据来看，这种抱怨并非空穴来风。

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“受雇员工薪资调查”，2020年台湾的年薪中位数为50.1万台币（约14万港币，11.5

万人民币），代表台湾约800万受薪劳工里头，有半数人的年薪不及这个数字。若与2012年相比，薪资中

位数八年来只成长了13.35%，然而人均GDP在同个期间，却成长了33.1%。

若以“平均月薪”计，台湾2020年的平均月薪为54,160元（约15,245港币，12,461人民币，和八年前相

比，只成长了17.46%，同样大幅低于GDP涨幅。

吴聪敏指出，台湾这波经济成长，主要仍与台湾外销畅旺、国际间对台湾电子产品的需求有关，所以各个

行业的劳工，分配到的经济成长果实，其实差距颇大。

在台积电年资约11年的林宏升（化名）告诉端传媒，今年台积电员工的调薪幅度，确实出现了明显增长，

“往年平均都是一年调3%，但今年有到5、6％。”林宏升还指出，这几年台湾科技业缺工非常严重，“有些

其他公司为了留才，薪水的升幅都比台积电高，今年还听过其他公司薪水涨20%的。”



台积电的薪水结构比较特殊，一年固定会有十四个月底薪，再依据考绩，额外加上20至30个月的薪水作为

分红──林宏升本人，去年则是拿了大约三十多个月的薪水。林宏升没有透露薪资确切数字，但根据网上流

传的台积电薪资资讯，他所属的“副理”职等，年薪计入分红大约是300万至500万台币左右。

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邱贝佳（化名），对于今年台湾“经济荣景”的感受，就和在台积电工作的林宏升截然

不同。

邱贝佳对端传媒表示，单以月薪计，今年确实比去年增长了约5%，但这更多与她个人的年资增长有关；整

体来说，出版业依然是一个相对低薪的产业，而同等年资的薪资，和五年前依然相去不远。 “我五年前刚

入行，第一份编辑工作的起薪只有23,000台币，后来跳槽到比较大的出版社，月薪才升到36,000。”邱贝

佳现在的月薪，比刚入行时多出了一倍，大约46,000台币。

此外，物价上涨的幅度，也侵蚀了邱贝佳的薪资增长。对她而言，平时生活开销最能感受到涨幅的，便是

外食的价格；最近正好在台北郊区买房的她，也明显感觉到了房价的涨幅，“我今年四月才买，（当时）一

坪24万，现在已经涨到30万了⋯⋯我其实就是因为接触房地产，才开始觉得，原来景气好像真的蛮好的。

”

谈及物价，林宏升也有类似的感受：他上班时，经常会订同一家餐厅的便当当午餐，而同个品项价格，今

年以来就涨了50%。 “虽然竹科工程师的收入，和大多数人比起来已经算很不错，但和物价、房价上涨的

速度相比，薪水其实涨最少。”

物价上涨的现象，也反映在主计总处的数据上：2021年11月，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（CPI）年增率达

2.84%，不只是近九年来新高，也突破了2%的“通膨警戒线”。此外，虽然2021年1至11月台湾总平均薪

资年增2.95%，但扣除物价因素之后，实质薪资反而年减0.05%，是2017年以来首度负成长。



在台北经营餐厅的李田景对端传媒表示，今年以来，食材成本确实上涨了不少，尤其以进口食材最为严

重，原因则与国际航运价格飙涨有关。

“以前美国牛小排进价，一公斤大概300台币，现在涨到480了，而且还是认识的朋友提供的友情价⋯⋯鸡

蛋也涨了不少，疫情前一篮鸡蛋不到一百个，进价大概620，现在要830；生菜也涨了差不多一倍。”供货

商还告诉她，蔬菜涨价不是出于季节因素，而是因为“真的供不应求”。

为了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，林宏升指出，竹科不少工程师都有投资的习惯，用薪水炒股买房──林宏升自

己，去年就在股市里赚了不少，获利几乎和一整年的薪水差不多。 “我们都开玩笑说，工程师的主业是炒

股，副业才是上班⋯⋯新竹炒房主力，基本上就是就是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师。”

林宏升的说法，也再次印证了一件事：高收入的群体，对风险的耐受度也更高，也因此更有机会在牛势的

资本市场里获利，近一步拉开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。

在出版社工作的邱贝佳，投资策略就保守许多，只买了一些外币、当作“强迫存款”：“我不了解股票，虽然

确实有听说身边的人在股市赚了不少钱，但我资金不多，没有那个本钱去承担风险，所以很难赚钱。”

不过若和大部分国家相比，台湾的贫富差距其实仍不算严重：从吉尼系数来看，台湾近二十年来一直都维

持在34左右，贫富差距并没有出现显著恶化。

若引用“世界不平等资料库”（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）的统计，也能得到相似的图像：收入排行前

10%的台湾人，掌控了约36%的整体收入，和英国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状况接近；相较之下，同个数据在

香港将近49%，美国、韩国、日本大约都是45%，中国大陆则是约42%──换言之，收入集中于有钱人手

中的情况，在台湾其实相对不那么严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从2001年至2016年，收入排行前1%的台湾人的总收入，占全体台湾人收入的比例确实在

不断提升 已从9 3%成长到了14 5% 但这些菁英掌控的总收入 依然没有超越排行后50%的总收入

https://wid.world/


不断提升，已从9.3%成长到了14.5%，但这些菁英掌控的总收入，依然没有超越排行后50%的总收入，

情况和欧洲国家差不多；相较之下，美国、香港收入排行前1%的富豪，其收入总值，皆比排行后50%的

收入总数还要多，贫富差距更为严重。

2022年1月1日，一班学生在街头庆祝新年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实质薪资跟不上GDP成长？或与台湾独特的“产业转型”有关 


话说回来，为什么台湾人的实质薪资，会跟不上GDP成长的速度呢？ 


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必须先厘清一件事：“人均GDP”和“平均薪资”本来就是不同的概念；人均GDP

除了薪资之外，还包括了其他生产要素的所得。

所谓的GDP，中文一般称“国内生产毛额”，指的是一段期间里，一个经济体里所有生产活动的“最终产值”

总额；为了避免重覆计算经济活动，每个生产活动都必须减掉“中间投入”──用白话说就是，除了领薪水的

劳工之外，所有营利事业的营收，也都必须扣掉物料成本、人力支出，只计算每个生产活动的“附加价

值”。



许多人容易误把“所得”等同于“薪资”，但实际上，一个经济体的GDP，并非只由劳工的薪水组成，也包括

企业雇主的利润；而不事生产，靠房租、利息、股息过活的“食利者（rentier）”，他们的房租或利息，也

会计入GDP之中──换言之，除非一个经济体不存在任何地主跟股东，否则平均薪资本来就不可能等于人均

GDP。

吴聪敏也提醒，“实质薪资没有跟上GDP成长”并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，比如美

国从1970年代开始，生产线劳工便有薪资停滞的现象。

若要解释台湾的低薪现象，吴聪敏认为，第一个可能的解释，就是中国大陆的兴起，导致生产活动外移；

第二个因素，则可能是自动化导致对低技术劳工的需求降低。

不过和1970年代的美国相比，台湾还是有一点很不一样：在当时的美国，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劳工，薪资

其实仍在持续上升，然而大学教育程度以上的劳工薪资，在台湾却是停滞的；吴聪敏认为，原因就在于台

湾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过多，但整体经济转型的速度，并没有跟上技术劳工增加的速度。

“而且在后段大学，很多学生上课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，但因为政府介入、实施学费管制的政策，所以学费

也不贵，导致原本不会上大学的学生，最后都还是来念大学了。但这些学生投入就业市场之后，能做的事

情其实和高中毕业生没有什么差别。”吴聪敏认为，这种因为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资源错置，就是台湾经济目

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。

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，或许也和台湾重制造业、轻服务业的产业特性有关。 


一般对于台湾GDP近年增长的解释，都关注短期的因素：Covid-19疫情带动电子产品的需求、台币走强、

中美贸易战之下的转单效应等等。不过若从长期来看，台湾“走向人均三万美金”的历程，其实经历了非常

特别的轨迹：台湾在“产业转型”的过程中，并没有出现“去工业化”的现象。

台湾人过去对“产业转型”的想像，一般是“从以工业为主，转型成以服务业为主”──以中国大陆、南韩为

例，这两个经济体从2012年至2020年间，制造业占GDP比例便有下降的趋势，出现某程度的“去工业

化”；然而在台湾，这个比例在同个期间却不降反升，从大约28%提升到了近32%。

更值得注意的，还有“附加价值率”的变化：2020年，台湾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和2012年相比，大幅增加

了56.55%（亦即近12个百分点）；相较之下，服务业同时期的附加价值率，成长不仅相对迟缓，部分行

业甚至还出现了负成长。

所谓的“附加价值率”，指的是某个产业“扣掉中间投入之后，附加价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”，这个比例常被

用来测量产业的获利状况 因为技术愈领先的厂商或产业 附加价值率通常也会比较高──如果要衡量产业



用来测量产业的获利状况，因为技术愈领先的厂商或产业，附加价值率通常也会比较高──如果要衡量产业

升级，“附加价值率”就是一个常见的指标。

需留意的是，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主要由租金、水电组成，不像制造业需要大量原物料，因此服务业的附加

价值率本来就比制造业高，无法直接跨行业比较，但各行业的附加价值率变化，依然可以看出各行业的兴

衰。

如果细看制造业的各个行业，也能发现半导体、芯片所属的“电子零组件”类别，确实就是台湾制造业中“附

加价 率 成长较多 类 反映 台湾半 体业在制 上 进步 若以台湾 先进 台 电来看 其附加



加价值率”成长较多的类别，反映了台湾半导体业在制程上的进步；若以台湾最先进的台积电来看，其附加

价值率甚至高达80%，并贡献了台湾约5%的GDP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附加价值率的成长，也不只是生产“电子零组件”的高科技制造业才有的现象，其他类别的

制造业，附加价值率也都有显著提升。

循此，台湾迈向人均GDP三万美元的道路确实颇为特殊，因为台湾依靠的不是 “从工业转型为服务业”的常

见模式，而是制造业整体的持续提升。然而这种“重工业、轻服务”的产业转型方式，却也为台湾薪资分配



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统计，从2012至2020年，服务业受雇员工数成长了20%，而制造业只成长了8%左

右。换言之，虽然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提升不少，但近年来在台湾吸收就业人口的，终究主要还是附加价值

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。

若细看台湾服务业劳工的“实质平均月薪”（包含加班费、分红奖金），也能发现服务业内部的各个产业，

差异其实非常悬殊。

以“金融及保险业”和“医疗业”为例，这两个产业的平均薪资，都高于服务业的整体水准，称得上是“高薪”

的职业。其中，金融业的平均薪资过去十年来一直维持正成长，八年来成长近15%；然而包含医师、护理

师、医检师、长照员、社工在内的“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”，过去十年来的薪资却只成长了1.03%，

几乎等同原地踏步。



在各产业当中，占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的，当属批发及零售业（约占服务业整体人数36.11%），而该产

业的平均薪资，也最接近服务业整体的薪资水准。

至于低于服务业平均水准较多的，则有五个产业，分别是：其他服务业（主要以美发、洗衣、汽车美容等

为主）、住宿及餐饮业、教育业（主要是才艺教师、语言教师、健身教练等，不含小学以上各级公私立学

校的职员）、支援服务业（如保全、导游），以及艺术娱乐及休闲业（艺术家、专业运动员都算在内）。

如果以“各行业从业人员，占服务业全体人数的比例”来看，近八年来吸收较多就业人口的，不但是附加价

值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，而且还是格外低薪的住宿餐饮等行业。



比方说，薪资最高的“金融及保险业”，其从业人员占服务业全体人数的比例，在2012年时原本还有

9.27%，但到了2020年，却降到了8.36%；至于就业人口最多、薪资也有正成长的“批发及零售业”，同

个时期的就业人数比例，也从39.88%下降到了36.11%。相较之下，上述的五个“低薪服务业”，从业人口

占整个服务业的比例却从2012年的22.98%，增加到了2020年的25.51%。

此外，低薪状况较严重的几个服务业，基本上都是服务本地市场的行业，比如教育业、餐饮业等；至于金

融业，则可能因为外汇业务和出口产业关系较为密切，因而得以在出口畅旺的市况中获取利益。



由此，除了人均数据之外，更重要的问题，或许是如何让台湾社会的更多人，都能分配到经济成长的果

实？

就经济展望来说，台湾近年的经济荣景，是受益于疫情和电子产品的需求，然而一旦这个因素消失，荣景

是否便会无以为继呢？尽管产业界一般预期，芯片短缺问题短期之内不太可能解决，但过度仰赖半导体产

业、以及其他电子业出口，作为主要的成长动能来源，长期来看，究竟是否健康呢？

说到底，GDP数据和排行虽然粗描出了台湾经济的整体图像、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，但终究不是事实的全

貌，而台湾经济的其他挑战与问题，也终究不是单凭人均GDP数据，就能够轻易解答的。

2021年11月8日，台北市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https://www.bloomberg.com/news/articles/2022-01-05/chip-executives-say-there-s-no-short-term-fix-for-shortage

